编者按 

　　曾经的武汉东湖举世闻名，清澈的湖水被誉为“武汉的眼睛”，近年由于水质污染，这双“眼睛”黯淡了。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坐落在东湖湖畔，是这里湖光山色的一部分，而东湖的水也是这间实验室研究的一部分，他们要为武汉擦亮这双“眼睛”。包括东湖在内，可以说，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关注的就是我们时刻离不开的水，实验室主任告诉我们：“人类的活动必然导致淡水生态的变化，我们不能等待水生生态发生大的不利变化以后才去关注它。”
才“饮”健康水  又“食”基因鱼
——访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舒少武
主任：桂建芳
时间：2005年11月18日上午9：30
地点：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记者：我们视水为生命，而我们又随意践踏着水，您能不能从研究者的角度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淡水生态到底与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 

　　桂建芳：淡水生态系统是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要保持这个系统，主要是要维持它的多样性。你从湖里舀一瓢水，鱼是舀不起来，但会有藻类、有原生动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包括细菌，水里同样有病毒。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话，水质就不会变坏，一旦打破这个系统的平衡，水质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旁边的东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原来东湖水草很多，甚至水都可以直接饮用，现在不行了。整个人类活动的干扰，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水体过度富营养，一些水生物被抑制生长，而另一些又快速生长，导致水体生态平衡被打破。像一些藻类，特别是有毒的藻类，生长起来之后会腐烂，并且会释放一些毒素，当人喝了这样的水，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还会通过食物链产生影响，比如说，鱼的体内积聚了这些毒素，人吃了也会间接的产生影响。当然，我们也发现鲢鱼有清除藻毒素的作用机理，这也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我们也正在进行研究。大自然很有意思，你有这种压力，我就有抵抗这种压力的能力。 

水环境健康和渔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的活动必然导致淡水生态的变化，我们不能等待水生态发生大的不利变化以后才去关注它，而是要通过研究不断揭示水生生物与水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水环境因子影响水生生物和人类健康的分子机理，在此基础上研究水污染的生物整治和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的重大技术，并通过渔业生物技术的创新，推动渔业的发展，保障人类健康与淡水生态的环境安全。
　　记者：水环境日趋恶化，我们实验室在水污染的生物整治和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能不能重点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桂建芳：我们目前主持了两个大的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与蓝藻水华爆发机理研究”，这是国家973计划项目。还有一个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受污染城市水体修复技术与工程示范”。 

　　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武汉东湖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成功揭开了东湖蓝藻水华消失（达20年之久）之谜，将生态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滤食性鱼类直接控制微囊藻类水华的非经典生物操纵法。富营养化湖泊中微囊藻毒素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微囊藻毒素能强烈地抑制蛋白磷酸酶的活性，是一种强的促癌剂；微囊藻毒性很强，甚至可与化学类有机磷神经毒剂相当。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我们在水环境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方面，系统开展了水生植物净化生物学与净化生物工艺学研究，成功研究开发出以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为核心的生态工程和生态修复技术。开展了水生态系统退化机制与水生植被重建技术研究，在武汉月湖、莲花湖和三角湖部分水域成功地实现了水生植被的恢复重建。开展了大型水生植物与藻类化感作用研究，从眼子菜科植物中成功分离出化感活性物质。揭示了蓝藻水华发生、形成、集聚的基本规律，通过系列围隔和滇池6平方公里的大型围隔实验证明了蓝藻水华的生产力控制技术路线，通过实验证实了“稳态转换”原理在水生植被重建和水生态修复中的指导意义。运用上述理论与技术，我们在昆明、武汉、上海、北京、深圳、无锡等地完成了20余项控藻、城市受损水体修复等示范工程。这些工程在国内具有明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记者：我们的转基因鱼研究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最近媒体报道很少，我们在这一领域还有优势吗？ 

桂建芳：转基因鱼的生态安全和食品消费安全是目前转基因鱼研究的热点。我们通过详细分析转基因的整合行为及其生物学效应，培育出了快速生长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鱼。系统完成了转基因鱼的大规模养殖试验，研制成功不育的转基因鱼（与湖南师大合作）——“863吉鲤”。通过中试研究，建立了快速生长转“全鱼”GH基因鱼高效、安全的集约化养殖模式，对转“全鱼”基因鱼食品消费安全进行了严密的科学实验，证实了转“全鱼”的食品消费安全性。在科技部组织的现场鉴定会上，专家组一致认为：本项目的完成，使我国在转基因鱼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前景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为转基因鱼的商品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记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要满足人们对水产品量的需求以外，还要满足人们对质的需求，特别是对安全优质水产品的需求。如何将实验室的众多成果转移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桂建芳：为了提高人们对水产品质量的要求，我们还主持了“鱼类品种改良的遗传和发育基础研究”国家973计划项目。鱼类品种培育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研究支撑。比如我们在鲫鱼的品种培育上，就是通过发现银鲫的雌核发育，然后又在发现复合四倍体，再进一步发现银鲫具有雌核生殖和两性生殖两种不同生殖方式，在不断认识和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断发展的。 

　　我们的研究要生根“开花”，结果必须与应用示范相结合，因此，我们大部分的后续研究都在现场，在实验基地。“湖群规模化养殖技术”研究，建立起了名贵水产品增殖、集约化养殖和半集约化养殖等多种示范区38万亩；并在55万亩的湖区进行应用推广，4年共增加渔业产量2967万公斤、产值1.4亿元、利润4287万元。 

　　“异育银鲫营养、饲料与投喂技术”研究，根据鱼类营养学和能量学研究，研制出高效、无公害、无污染营养饲料，建立了异育银鲫的合理投喂模式，并与3家企业合作生产经营专用饲料，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无公害渔业发展。 

　　“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渔业资源调控及高效优质模式”，采用生物操纵和生态对策原理，系统探讨了湖泊无公害渔业的可行途径及主要工艺，提出了湖泊小型鱼类、食鱼鱼类生产力动态估算方法，建立了湖泊鳜鱼规模化养殖、河蟹生态养殖和团头鲂增殖等技术，2000-2004年在长江中下游600多万亩湖泊推广，增加产值超过20.5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抓住水环境急需治理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机，建立新的有效的研究机制，拓展与地方、部门、大学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大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产业化发展，把我们的重点实验室建成“产一流成果、创一流效益、建一流管理、出一流人才”的自主创新基地。
吴振斌：“鬼斧神工”还碧水粼粼
本报记者刘志伟
江河、湖泊造就了城市里或“碧波荡漾”或“小桥流水”的风景，然而由于人口的增长、排污设施建设的滞后，昔日的美丽景观被“一泓黑水”、“臭气熏天”、“死鱼翻塘”所取代。老百姓呼唤能重返昔日的碧水蓝天。 

　　“水污染与控制”是“十五”期间国家12大科技专项之一。在全国10多个城市竞争中，“武汉汉阳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即水专项）”以其整体方案和独特的水经济理念，最终被纳入国家这一重大科技专项之中，得到科技部首期2500万元的资助。武汉市为此匹配资金5000万元。 

　　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振斌研究员。听说最近经常有领导去看这项示范工程，吴振斌也会汉阳—武昌来回地跑，恐怕见不到这位忙人。11月18日，临近中午吃饭的时候，记者终于见到了他。 

　　“现在这个项目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也出名了。”记者和他半开玩笑地说。吴振斌也很风趣：“什么名声大，不过就是个‘民工队长’。” 

　　吴振斌从事水环境工程研究，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野外，江河、湖泊就是他的实验室。他说，近年来我们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水污染控制领域的研究项目，在生物控藻、治理蓝藻水华、人工湿地等方面有着雄厚的技术储备。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成为这么大项目的“领头羊”。 

　　墨水湖、龙阳湖、三角湖、南太子湖，是汉阳水系的主体。过去这里鱼舟往来，水质良好，曾展现过典型的水乡景象。但后来，因人为建起的堤坝阻断，这里成为一个静态的湖网，水体因自净能力差而不断恶化。 

　　武汉市政府采纳了专家的以水生植被恢复为主的水环境污染修复技术方案。针对汉阳地区湖网水体的环境特点，在截除点源污染的基础上，通过水力调度、河渠连通等手段恢复江湖水力联系，形成动态水网，改善湖泊水质，为湖泊生态修复打下基础；通过生态工程的措施，恢复湖泊水生植被，重建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 

　　“武汉市汉阳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针对该地区水环境存在的问题，集成、开发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进行了景观水体修复、水系生态修复和生态型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等方面的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一套用于城市水环境治理、管理及长效运行的新机制、新政策，为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间矛盾提供了一个样板，同时带动了地方相关产业发展。 
吴振斌说，在疏通、恢复、改造原来湖水通道之时，四湖将重新得以连通，届时市民和游人可乘游船往来于江河湖泊之间，饱览湖光岸景。通过这项示范工程，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实验数据，有了大型项目的实战经验。未来，我们会更有信心与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不断的努力让我们重返碧水蓝天。
探索水生世界
本报记者刘志伟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坐落于武汉东湖边，走进清洁明亮的实验室凭窗远眺，风景宜人。记者感叹，这里的研究人员是最幸福的，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中享受着研究的乐趣。 

　　采访过实验室桂建芳主任，接下来的项目是参观实验室。实验室秘书舒少武似乎想让记者把实验室看个遍，马不停蹄的带着记者楼上楼下边看边说。 

　　这个实验室最多的就是瓶瓶罐罐，在瓶瓶罐罐之间穿梭的都是一些朴实的年轻人。舒少武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已经挑起了大梁。 

　　走进一间办公室，一个白皙瘦削的年轻先生正在桌前敲击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在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他的脸上马上收起了严肃，绽开了笑容，他向我们介绍正在进行的研究。舒少武说，这是我们实验室36岁的副研究员胡炜，现在他主持一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和一个973计划项目的子项目。他研究的是人们都很关心的转基因鱼的生态安全问题。他说，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转基因鱼上市，主要是转基因鱼的生态安全评价还没有完成，比如说人们担忧转基因鱼一旦投入生产会影响淡水生态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有些问题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本着科学的态度，采用科学的手段加以评价也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责任，我们要未雨绸缪，要寻找相应的对策。 

　　舒少武又把记者带到鱼类细胞工程研究室，见到了个36岁的副研究员张义兵和一位30岁的副研究员周莉。这两位研究人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还没开口讲话就已经张口笑了起来，仿佛水生生物研究真的有你想象不到的乐趣。 

　　张义兵采用自主创建的鱼类抗病毒免疫研究的体外细胞模型系统，分离鉴定了69个鱼类干扰素系统基因，其中有28个是在鱼类中首次鉴定的，且有23个新基因。已连续发表SCI刊源论文8篇，其中在相关学科影响因子最高的和排名前10%的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已引起世界同行的高度关注。张义兵说，这几年实验室设备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大型的先进仪器对我们的实验帮助太大了。我们只要有新的想法，都可以借助这些仪器去探索。张义兵风趣地说，如果想法太多，你是忙不过来的。 

　　周莉，2001年博士毕业留在实验室做研究。她的爱人也是实验室的一位研究人员。记者问这位直爽的湖南人，实验室会不会照顾女同胞，让你们只在室内做实验？“哪里哟！我每年3、4月份也会去野外现场取样，差不多要在外地呆接近3个月。在家也会承担做妻子的责任：洗衣、做饭。当然，只做晚饭，早餐简单，中餐在外边马马虎虎吃一顿。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得准备做出一些牺牲，包括牺牲休息的时间、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因为我先生也做研究，所以我们彼此都能相互理解。”从周莉脸上的笑容，记者仿佛也看到了她家庭和事业的双丰收。 

　　在采访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鱼类营养专家解绶启研究员的办公室，这里的木制家具、名人字画、盆景、发烧级的音响……更像一个“家”。从这个1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透射出主人对生活的热爱。解绶启说，实验室许多老专家业余时间都喜欢泼墨抚琴。去年，他还专门把这些专家的文墨汇集成册，希望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解绶启深知这种文化与爱好与科学研究是相通的，它能促进科学家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为专家们坚持不懈的在水生世界里进行探索提供能量。
